<師大陳佩英教授  學習共同體與教師專業社群>
夥伴好
第二梯學習共同體學校之共識營結束了，從報名的情形超乎預期，且志願報名參加的夥伴幾乎都閱讀過學習的革命一書，大家都是有備而來。

我們整理了前一年的學習共同體(學共)經驗，發現能持續教學翻轉的老師對於教育核心價值的堅持、開放學習、和夥伴支持以及行政的支持與支援等，都是重要的因素。若只靠一兩位老師自己私下做，除了挫折感較大之外，到後來也會懷疑自己的信念是否是對的。

雖然我們有fb和網聚，老師還是需要形成具續航力的專業學習社群，不論是同校或跨校，進行固定的聚會和共同研討課程與教學、共同觀課和研討學生學習情形與面貌，那麼至少讓老師覺得自己一直有成長和獲得支持。這些都是滋養我們繼續摸索和堅持做對的事情之勇氣與信心，同時也比較能夠有耐性去尋找適合我們學校、科別或領域的學習路徑與方式。

共識營並沒有介紹學習共同體的定義、概念或者一套流程，反而先從態度的準備切入，主要是讓大家透過體驗和分享，感受到未來進行學習共同體的可能處境和狀態，並了解學習與實踐路徑會因我們的組合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不損於我們想要完成的目標。有時候我們以為阻礙來自外部，但或許來自我們自己，因此覺察自我和環境的互動關係在採取行動時，也很重要。

以黃金圈活動來提醒夥伴行動的三個層面，核心價值與目的是我們每次遇到困難與挑戰時都需要回歸的點，以此來調整作法、節奏或順序、組合等，只要方向對了就好。快和慢並和不是最重要，而是找到合適的學習與發展路徑。結果自然會產生。佐藤教授說不提升學力的學校，反而學力上有所突破，意思也在與此。Golden Circle的演講者也是有類似的論述。

至於從頭開始的學校，志願的老師可以組成學習社群，先找第一梯有經驗的老師來分享他們的旅程經驗和如何做，因為這些經驗多少反映了學校生態和老師們面對變革可能有的反應和挑戰，至少我們可以有些預期和準備，進而有意識地找到可以協助的人或支援，從而走出我們的一條路。學習社群可以先一起念書分享經驗，建立共同的理解、共同語言和互信的關係，如此，進到觀課和議課及事後研討時，才不會因為客氣而不能打開真誠的討論。

了解學習共同體的目的和做法之後，學習社群可以共同備課—觀課—議課，這個部分需要學科專業和教學方法的準備，目前我們建議用UBD備課來一起，觀課和議課也都需要學習。此時，可以邀請有經驗的老師和諮詢專家一起協助，減少我們摸索的時間。等時機成熟，我們先做校內再邀請校外老師來共同觀課和議課，逐步加深加廣我們的學習與成長幅度。這個時間表由老師們自己決定。

學校行政領導團隊，需要提供老師不少的協助與支援，關於這部分，我們會請台北市教育局為校長和主任們召開討論會議，也讓第二梯學校校長和主任了解，可能遇到的挑戰，和需要預先的準備與可行的作法。

11月的9—13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和台北市、新北市教育局合作，邀請佐藤學教授演講、觀課和議課，11月9日下午清大和新竹地區將有一場演講。進一步的消息近期內會公告讓大家知道。
大家好：台師大國際研討會「從內變革」最新的海報在九月底會出爐。佐藤學教授演講安排在11月日周六早上11點到12點，目前台師大網站上的議程還會再修改。議程確定後我在PO給大家。除了11/09早上在師大，下午2:30清大共教會、學科所和師資培育中心也將邀請佐藤教授演講，新竹地區的夥伴可以就近參加。11/10周日將於中正高中辦理公開觀課議課，下午的論壇，邀請佐藤教授和張新仁校長與潘慧玲教授對談，由台師大甄曉蘭教授主持。11/10-12則在新北市也有一系列活動，詳情上等新北市教育局確認。
補充說明：國際研討會尚邀請了英國Willins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彭新強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博智教授演講。研討會之前會(11/07)由英國文化協會規劃,辦理學校革新工作坊，主題為國際化領導、領導國際化，因人數限制，僅開放部分縣市之校長與主任報名參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點燃團體內部熊熊的向上力量──
讀佐藤學《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            張輝誠
佐藤學的教育改革背景，除了日本教育現場裡學生大規模「從學習中逃走」的危機之外，其實還有一個深刻背景，那是後工業時代的來臨，「追求基礎學力」的改革在日本已經證明是時代的錯誤(頁108，看到這裡能不為台灣的基測、學測等名詞捏一把冷汗嗎？)，青年勞動市場(單純勞動市場)迅速瓦解，因此佐藤學認為生存於後工業主義時代的孩子需要的是因應知識的多元化及高度化，實現高品質的學習歷程。
是的，實現高品質的學習效果，就是佐藤學教育改革的思索核心。他要讓傳統的教學歷程中著重於教師單方面的「教」(教授)，扭轉成著重學生學習的「習」(學習)，唯有學生自主、高效率、充滿思考性、體驗式、討論式的學習，才能把「從學習中逃走」的學生重新回到樂意學習行列。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首先第一步是從老師的觀念下手，要讓教師把過去以傳授知識的「量」為主，轉為以學生學習成效的「質」為主。然後為了擴大效果及增強能量，佐藤學提出「學習共同體」，姑且讓我用一個簡單的形象來說明，那就是「打開教室」，讓教師們相互觀摩上課、學習優劣缺失、改善促進學生「學習」的方法等等。(佐藤學把不願公開教學的老師，用了一個很深刻的字眼批評，私有化。他說：「即使一個公立學校老師教學非常精采，只要關上大門，孩子就被私有化，教室被私有化，學校被私有化。」從這裡就能夠知道，佐藤期望中的學校是屬於一個團隊，不是個人單打獨鬥的突圍。)老師打開教室，讓其他老師、甚至家長進來，這個過程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學優汰劣」的向上「伸展跳躍」的模型。延伸這個觀念到學生身上，自然而然就會成為「協同教學」(學生分組、學習力強者提攜學習力弱者，順勢就把競爭型的學習改變成合作型的學習。)
佐藤學的教育改革其實並不見得多麼高明，因為他只是回歸到學習的本質而已(他自己也這樣認為)，東方教育之所以淪為填鴨教育，佐藤看的很精準，那是從邁向工業化的開發中國家為了追西方國家的大量知識成果而不得不加速與濃縮，實施數十載確實也達到了世界先進的水準，但填鴨式教育的犧牲就是葬送了今日學生的學習興趣。佐藤自己也說，他們的改革，只是回到學習的原點而已。
但佐藤之令人感到敬佩，在於他選了一所最爛的學校實驗，透過他的理念加以改變，讓學校回復聲望、老師增加能力量與信心、學生歡喜重回學校樂於學習。並且推而廣之，開始改變十所、百所、千所國小、國中、高中。這和他堅信必須走進教學第一現場進行改變、堅信由小而大、由下而上的擴散力量(不是由大而小、由上而下)、堅信團隊的力量一定勝過一盤散沙有關。(從這裡就不免讓人聯想到人本，人本做的是恰恰就是和佐藤完全相反，其成就也就天差地別了)
佐藤還解決了絕大多數家長們或大眾的疑慮：這樣的教學，學業成績表現會如何呢？佐藤透過實例證明，改變傳統教學形式、甚至減少教授知識的量，透過激發學生共同學習體的力量，最後的表現卻超越了「只注重成績表現的教學法」，並且學生還獲得到了熱烈的學習動力與興味。
佐藤也透過學術論文支持，證明能力分班的學習成效並不會比常態分班好。理由很簡單，因能未能力分班之後，下層班的學生只會感到安心，卻得不到「共同學習的伸展跳躍」。
另外，佐藤還提出一個許多老師可能的擔憂，問題學生怎麼辦？佐藤從改變「底層學校」得來的經驗，形成一個信念：「那就是『挑戰學習的學生絕不會垮掉』。實際上，持續挑戰學習的學生即使家庭崩壞、人際關係崩壞，自身也絕不會崩潰；反之，從學中逃走的學生揮輕而易舉地崩潰，無法信任老師、家長、朋友及社會，甚至對自己為來發展的可能性也感到絕望。」這幾句其實非常動人，因為佐藤已經把「學習」知識的成效轉化到了「道德」修養境界。何以能夠如何？因為佐藤的學習理論，包含了最重要的「同學互助、合作」的人際關係，不再只是單純的筆試知識了。
佐藤的理論當然不會沒有盲點，從知識轉入道德，是否就真的確立了道德，這還能難說(但是佐藤的強調社會責任、民主社會的進入準備，多少彌補的這塊缺失)。但佐藤之可貴在於他看到了開發中、工業化邁向高度開發、後工業化的教育弊端，適時提出改善，讓學習回到原點，讓獨立的教育者形成一個大的團隊力量，換言之，就是點燃團體的內部向上力量，佐藤功不可沒。但是問題來了，佐藤的教育理念推行之後，有了改善，接下來呢？這才是我們更要思考的問題。
因為，隨人作計終後人啊！
